“清风满家”优秀征文
情在时光的两岸

五月，是个美好的季节。都说人的嗅觉是在记忆中藏的最深的，记忆中的外婆，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是伴随着各种花香的,玉兰花香、茉莉花香、栀子花香、夜来香......打我记事起，外婆的衣服上常常会别着几朵精致的小花，若有若无的花香，很好闻，很舒服。听妈妈说，在她很小的时候，由于家里姐弟众多，生活比较拮据，可是外婆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子女，依然保持着心底的一丝美好，一缕香气。无论是削下来的苹果皮还是橘子皮，她都会用手绢包裹着放在衣橱里。打开来，一阵清香。后来，生活条件渐渐好了起来，外婆开始用上了花露水和各种味道的香水，家中也常常会插着一小束鲜花。现在想来，插的什么花我早已不记得，但是外婆身上的，房间里的味道，却常常萦绕在心间，总能让我在不同的场景下突然想起她。只要遇到沿街叫卖玉兰花、茉莉花或是栀子花的，我便会买一两支。记忆里，那是外婆的味道。
 五月，是生意盎然的季节。记忆中的外婆永远是一副硬硬朗朗的模样，挺直的脊背，风风火火的行走。可是，这么健健康康的外婆，血流充盈的外婆，怎么会停止呼吸呢？怎么会等不及参加最疼爱的外孙女的婚礼呢？还有看一看可爱的小曾孙......您一定会说：“这眉眼这么像妈妈，长大了定是个美男子！”，正如您三十年前，看到我的第一眼便说：“这眉眼，长大了一定好看！”......直到现在，您已经去世五年了，我还是会恍惚间觉得您还活着，我应该接您来家里住住了，看看电视，说说话。五月微凉的天气，您会穿一件薄薄的针织衫端坐在电视机跟前，抿嘴微笑的看着小曾孙，告诉他：“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走有走相，做人做事要有规矩。”我笑而不语，要知道，这行走坐立的规矩，妈妈可是终身受益啊！记忆里，那是外婆的规矩。
五月，是充满求知欲的季节。破茧而出的蝴蝶，发出新芽的枝桠，阵雨后的彩虹......一切都是那样新奇。外婆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去长江边捡石头，去儿童公园网小鱼儿，去新华书店买书。外婆喜欢看书，家里有许多书，有时候她会念给我听，语气抑扬顿挫，念着念着她还会唱出来。尽管有些我听不大懂，可依然觉得有趣。外婆教我听汉剧、听昆曲、听黄梅戏、听越剧。6、7岁的我便能分辨出许多不同的曲种，讲出个中故事。外婆告诉我，这些书叫剧本，唱的是故事，写的是人生！后来，她不再任教，便也很少再看剧本。但是她依然喜欢看书，看琼瑶，看梁凤仪、看亦舒。看着看着，她会叹气，会沉思，还会落泪。外婆说：“这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”妈妈说，“这戏里的角儿，都会入戏太深......”那时的我，不懂!现在，我想我都懂了。外婆是省戏校和省艺校有名的汉剧老师，文化大革命前更是宜昌汉剧团的台柱子，演的都是帝王将相，在那个年代可是多少人心中的偶像，但是现实生活中，她却几起几落尝尽人间冷暖。记忆里，那是外婆的腔调。
五月，是思绪芜杂的季节。季节的更替，充沛的阳光和突如其来的偶阵雨，都会让人变得多思善感。记得在这样的季节里，外婆很喜欢整理照片，因为许多都是年代久远的黑白老照片，如果不经常翻动便很容易受潮发霉。外婆的照片很多，几大本。而且外婆习惯在每一张照片的背后写上注解。她经常一边翻看一边给我讲照片背后的故事......外婆7岁便登台，小小年纪已名播汉宜荆沙。解放宜昌时，为迎接解放军进城，配合当时的形势，演了许多新剧目。外婆是生角儿，以靓丽的扮相，清亮的嗓音为人所喜爱，尤其是她扮演的许云峰、双枪老太，更是小城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文革中剧团被解散，她被安置到枝江农村，繁重的劳动之余，还要演出样板戏、折子戏。无论生活中多么贫困，多么卑微，舞台上的她大义凛然，昂然矗立。落实政策回城后，她在市群艺馆有了份清闲的工作，但她舍不下对汉剧艺术的酷爱，对舞台的深情，她毅然来到武汉，在省戏校和艺校担任汉剧老师，培养了一批批汉剧新苗。但地方戏曲终究日渐式微，培养的新人没有舞台，没有发展，更没有了观众。那几年，我能感受到外婆心里的不舍与痛苦，她用了好几年时间，通过回忆和与几位老戏骨“说”戏，将自己所熟知的近五十多部戏整理成剧本，作为文化遗产和史料，手工抄录成册，无偿献给了有关文化单位，记忆里，那是外婆的执着。
在外婆心中，戏比天还大！她不被生活的粗糙磨砺，始终保持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，珍爱生命里点滴细微的精致与优雅。现在想来，外婆的言谈举止，一言一行，都深深地影响着母亲，影响着我，那份对美好的向往，对艺术的热爱，对事业的执着，以及对自我的坚持，都融入血脉，深入骨髓，一代代继承，一脉脉传承，这便是我们家的家风！
这世间，有许许多多的感情来不及表达，千言万语不如化为一纸柔情。情，在时光的两岸......外婆，我想你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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